
􀅰研究论坛􀅰

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特征、
演化及影响

佘纲正　 景嘉伊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０ 年底以来ꎬ 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两波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浪潮ꎬ 而社交媒体在这之中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ꎮ 在从以 “社交” 为

动力的个人电脑互联网时代升级为以 “场景” 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

背景下ꎬ 社交媒体传播工具实现了从单纯建立人际联结到更加注重情感体验

的智能化和视频化转向ꎻ 青年和意见领袖相结合成为参与主体ꎬ 同时女性在

性别鸿沟加剧的逆境中持续发声的努力也更加凸显ꎻ 舆论场中的民间、 官方

和国际社会三方呈现出割裂与碰撞并存的局面ꎬ 而信息战攻防强度升级与平

台 “武器化” 的新趋势则进一步增加了撕裂对立的风险ꎮ 考虑到以美国为代

表的西方国家对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垄断及信息流操纵ꎬ 包括阿拉伯世

界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以更加全面和审慎的态度看待媒介技术赋权ꎮ 在利

用社交媒体更快发现和掌握自身社会治理问题的同时ꎬ 阿拉伯国家也应当加

大关键平台的建设力度并提高其管理水平ꎬ 掌握舆论情势引导的自主权ꎬ 以

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或混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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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１０ 年底开始ꎬ 一波剧烈的社会运动浪潮席卷了几乎整个阿拉伯世

界ꎬ 社交媒体也因其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而受到国际社会史无前例的密集关

注ꎮ 自 ２０１８ 年初以来ꎬ 新一轮社会运动又在多个阿拉伯国家此起彼伏般涌

现ꎬ 更加常态化和多元化的线上线下互动模式不仅成为不少当地民众表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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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与寻求政治改变的一种主要参与途径ꎬ 也再一次把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紧

密联系但又不断发展的关系呈现在世人眼前ꎮ
纵观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两波浪潮ꎬ 我们可以发现以社交媒

体为代表的新媒体通过线上方式进行连接和宣传ꎬ 在催化和动员线下街头

抗议行动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ꎬ 持续而深刻地改变着阿拉伯民众的社会

参与机制ꎮ 相较于十年前ꎬ 如今阿拉伯国家抗议者和政府双方斗争意愿不

减ꎬ 目标更加明确ꎬ 方式愈发成熟ꎮ 特别是伴随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ꎬ 经

大众传播形成的拟态环境中话语权的争夺更为激烈ꎬ 成为现实空间里权力

博弈的生动反映ꎮ①

十年前那场阿拉伯剧变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受到过一部分国内外学者的关

注ꎬ 但关于最近这波社会运动的不少观察还主要停留在描述层面ꎬ 同时对于

这十年来社交媒体在阿拉伯社会运动中总体演化规律的研究与反思更是有限ꎮ
基于此ꎬ 本文选取社交媒体为切入点ꎬ 通过研究其与阿拉伯世界社会运动的

复杂关系ꎬ 尤其是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案例的重新审视以及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新案例

的剖析解读ꎬ 以期在数字媒介时代更好地理解中东社会治理的状态以及未来

可能的走向ꎮ

一　 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的基本关系

辨析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基本概念ꎬ 厘清中东特定环境下两者互动关

系的发展脉络及研究现状ꎬ 是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社交媒

体特征、 演化及影响的关键前提ꎮ “社交媒体” 被认为是一系列基于第二代互

联网 (Ｗｅｂ ２􀆰 ０) 技术的互联网应用服务ꎮ② 它能够使用户在有限系统内创建

公开或半公开个人描述ꎬ 进而与相关用户形成共享圈ꎬ 并在圈层内实现内容

的自由创造和交换ꎮ 社交媒体的关键特征是参与、 公开、 互动、 社区化、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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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 １􀆰 ０” 和 “Ｗｅｂ ２􀆰 ０” 在使用模式上大致是 “只读不写” 和 “既读又写” 的区别ꎬ 需要

注意的是其与 “个人电脑 (ＰＣ) 互联网” 和 “移动互联网” 没有直接对应关系ꎬ 因为后两者更关注

的是某一阶段中重点使用的具体工具ꎮ “Ｗｅｂ １􀆰 ０” 时代没有智能手机的概念ꎬ 只有承担通话和简短信

息收发的移动电话ꎻ 而在 “Ｗｅｂ ２􀆰 ０” 时代也用个人计算机 (ＰＣ) 终端ꎬ 但智能手机的特征更强烈ꎮ
另外ꎬ 目前对于 “Ｗｅｂ ３􀆰 ０” 只有概念上的探讨ꎬ 但普遍认为人类社会还并没有达到这一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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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超链接集聚ꎮ① 在这种基本共性之下ꎬ 国际知名社交媒体平台经常还具有

部分差异化竞争的特点ꎬ 如 “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主打以微博客形式呈现 “世界上

正在发生的事情ꎬ 以及人们的热烈讨论”ꎻ 而 “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则倡导通过

构建社交关系网去 “联系朋友和家人ꎬ 发挥社区力量ꎬ 让世界更加紧密”ꎮ②

“社会运动” 指的是有众多个体参与的、 组织化的、 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

变革的制度外的群体政治行为ꎬ 其核心要素包括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

诉求伸张或系列性的价值表达及公开展示ꎮ③ 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形式ꎬ
社会运动以潜在的社会网络和共鸣性的集体行动框架为基础ꎬ 促使公众对强

大对手发起持续性的集体挑战ꎮ④ 其在历史上有诸如环境运动、 反战运动、 妇

女解放运动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ꎬ 很多情况下是以相

对和平的方式进行ꎬ 但也有可能转化为暴力的革命运动ꎮ １８ 世纪以来ꎬ 西方

学者针对社会运动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各类探讨ꎬ 整体上形成了以美国的 “资
源动员理论” 和欧洲的 “新社会运动理论” 为代表的两大范式ꎬ 尽管各有偏

重ꎬ 但普遍认同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综合造成ꎮ⑤ 其中ꎬ 代表性的加值理论

(Ｖａｌｕｅ － ａｄ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将大范围的社会变革行动系统性地归结为结构性诱

因、 结构性压迫、 概化信念的产生和传播、 戏剧化的触发事件、 参与者的动

员能力以及社会控制程度的降低ꎮ⑥

由哈罗德 􀅰 伊尼斯 ( Ｈａｒｏｌｄ Ｉｎｎｉｓ )、 马歇尔 􀅰 麦克卢汉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 和尼尔􀅰波兹曼 (Ｎｅｉｌ Ｐｏｓｔｍａｎ) 所开创的 “媒介生态学” (Ｍｅｄｉａ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ꎬ 特别注重技术话语对人与社会共栖关系的改变ꎬ 提出了 “传
播的时空偏向” “媒介即人的延伸” 和 “媒介即隐喻” 等重要论断ꎬ 开辟了

结构与互动关系视野下的后现代传播研究路径ꎮ 通过这种分析视角进行观察ꎬ
可以发现 １８ 世纪印刷技术和报刊对法国大革命的催化ꎬ 以及 ２０ 世纪广播和

电视对美国民权运动的推动ꎬ 而这些无不显示出媒介变革促成社会转型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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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能量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信息通信技术 ( ＩＣＴ) 的勃兴ꎬ 更是借助经济全

球化的力量ꎬ 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之既有形式ꎬ 形成了

“一个开放而多边的网络” 和 “一种多重面向的虚拟文化ꎮ”① 在 ２００９ 年以

前ꎬ 有个别学者关注到少数几个国家的民众初步尝试将新信息技术整合到社

会运动中的成败案例ꎬ 其中比较经典的有关注移动电话和短信服务在 ２００１ 年

菲律宾抗议时任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 (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ｓｔｒａｄａ) 中的联结作用ꎬ
公民新闻网站 (ＯｈｍｙＮｅｗｓ) 及由此形成的公共讨论空间对 ２００２ 年韩国总统

选举的突出影响ꎬ 互联网接入率与二级意见领袖对民众参与 ２００４ 年乌克兰所

谓 “橙色革命” (Ｏｒａｎｇ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的动员效果ꎬ 以及 ２００７ 年缅甸军政府为

阻止所谓 “番红花革命” (Ｓａｆｆｒｏ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所采取的断网封锁等行为ꎮ②

尽管社交媒体的雏形在第一代互联网 (Ｗｅｂ １􀆰 ０) 时代就已出现ꎬ 但当时

的发展模式还是以门户网站为主ꎬ 所以并未对大众传播业态造成全球性的颠覆

性冲击ꎮ 随着以社交媒体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互联网时代到来ꎬ 特别是得益于

奥巴马成功利用 “推特” 组织竞选活动并最终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所形成的示范

效应ꎬ 学界关于新技术是否正催生政治参与类型转变的讨论才真正被激发ꎮ③

２００９ 年发生了三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运动事件ꎬ 即二十国集团峰会背景下

爆发的伦敦万人游行ꎬ 摩尔多瓦反对派不满该国议会选举结果而进行的街头示

威ꎬ 以及伊朗改革派支持者反对艾哈迈迪 －内贾德连任总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ꎮ
这三场社会运动的共性是开始较为普遍将社交媒体作为参与者信息分享、 情感

共鸣和行动支持的重要渠道ꎬ 真正将当时的 “ ‘推特’ 革命” 这一技术驱动型

概念推向前台ꎮ 而随之而来的阿拉伯剧变更是为学者们提供了进一步观察和研

究的丰富素材ꎬ 有关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关系的探讨也得以更加深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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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 Ｈ􀆰 Ｐａｒｍｅｌｅ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Ｌ􀆰 Ｂｉｃｈａｒｄ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Ｔｗｅｅ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ꎬ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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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ꎬ 一些学者积极肯定媒介技术嵌入社会运动生态中的作用ꎬ 尽管

他们对社交媒体所发挥具体功能的关注点并不完全一致ꎮ 有学者从范式上指

出ꎬ 相较于 ２０１０ 年以前的认知框架ꎬ 阿拉伯剧变的新形势要求研究者超越将

社交媒体单纯当作信息分发和组织渠道的简单看法ꎬ 而要在互动关系中增强

对三方面新特征的关注ꎬ 即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如何代表运动生态中的交互

网络机制ꎬ 如何嵌入或被嵌入到不同类型的把关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ｉｎｇ)① 进程ꎬ 以及

如何反映了所处环境的动态变化ꎮ 伊娃􀅰贝林 (Ｅｖａ Ｂｅｌｌｉｎ) 聚焦社交媒体的

属性特征ꎬ 认为其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匿名性、 自发性、 同步性和扁平化优势ꎬ
成功地填补了威权国家中的公民舆论空白ꎬ 使运动的爆发成为可能ꎮ② 有学者

则进一步讨论了线上线下联结的转化条件ꎬ 提出社交媒体导致的用户聚集并

非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ꎻ 相反ꎬ 它通过舆论领袖软性地设置讨论场景、 形成

情感场域ꎬ 引导高度分散和个性化的个体集合ꎬ 从而发挥了 “集合” 与 “编
排” 公共空间的主要作用ꎮ③ 在影响机制上ꎬ 马克􀅰林奇 (Ｍａｒｃ Ｌｙｎｃｈ) 总结

了社交媒体对阿拉伯政权形成挑战的四种具体途径ꎬ 包括激发集体行动、 限

制或强化政权的压迫机制、 影响国际社会对政权的既有支持以及对公共空间

的长远形塑ꎮ④ 具体到实践操作层面ꎬ 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抗议运动不同阶段的

特点ꎬ 将其划分为利用社交媒体的反抗准备阶段、 国家控制下的导火索事件

爆发阶段、 数字化联结的街头抗议阶段、 国际社会介入阶段、 诉求达成或失

败的高潮阶段以及长期僵持的后续信息战阶段ꎮ⑤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把关” 概念指的是在群体传播时ꎬ 信息流动是在一些含有 “门区” 的渠道里进行ꎮ 在这些

渠道中ꎬ 存在一些 “把关人”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ꎬ 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

播渠道ꎮ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Ｗ􀆰 Ｌａｎｃｅ Ｂｅｎｎｅｔｔ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９７ － ２１５􀆰 上述作者认为ꎬ 即使 “推特” 看起来是信息流自由流动、 所有链接都是可

以自由获取的ꎬ 但究竟哪些更能引起大众关注在本质上还是取决于例如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机构媒体等

把关人来筛选ꎮ
Ｅｖａ Ｂｅｌｌｉｎꎬ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２７ － １４９􀆰
Ｐａｏｌｏ Ｇｅｒｂａｕｄｏꎬ Ｔｗｅ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５􀆰
Ｍａｒｃ Ｌｙｎｃｈꎬ “Ａｆｔｅｒ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３０１ － ３１０􀆰
Ｐｈｉｌｉｐ Ｎ􀆰 Ｈｏ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Ｍｕｚａｍｍｉｌ Ｍ􀆰 Ｈｕｓｓａｉｎ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 Ｆｏｕｒｔｈ Ｗａｖ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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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 部分学者则提出社交媒体在运动中的作用有限ꎬ 应警惕对其功

效的过分夸大ꎮ 这类研究者们一般都认可将社交媒体作为宏观社会结构下的触

发和推动因素ꎬ 但认为其只能作为工具帮助反抗者对行动进行优化ꎬ 而不能作

为根本原因决定民众是否采取行动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其中ꎮ 这种观点的产

生源于四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社交媒体的自身局限性ꎮ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Ｇｌａｄｗｅｌｌ) 指出ꎬ “推特” 的 “关注” 和 “脸书” 的 “好友” 关系模

式ꎬ 是建立在以陌生人或泛泛之交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为主的 “弱连接” 逻辑之

上ꎮ 这对于获取创新想法、 分享信息和提升参与率具有显著作用ꎬ 但无法支撑

高度风险、 需要精细策略和严明纪律的行动主义ꎬ 因为后者更多依赖具有共享

经验和日常紧密接触的 “强连接”ꎬ 从而导致社交媒体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效果有

限ꎮ① 其二是使用对象的局限性ꎮ 数字鸿沟指的是技术接入拥有者和缺乏者之

间的差距ꎮ 有学者提出ꎬ 社交媒体在降低行动者的合作成本时ꎬ 也排斥了无

力掌握新式工具的大量人群ꎮ② 当熟练使用社交媒体的反对派在互联网上形成

意见气候后ꎬ 不谙此道但意见相左的人群则倾向于保持沉默并最终形成所谓

“沉默的螺旋”(Ｓｐｉｒａｌ ｏｆ Ｓｉｌｅｎｃｅ)ꎬ 所以虚拟空间是否能真实全面反映民意仍

有待评估ꎮ③ 其三是政府层面同步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尝试平息抗议ꎬ 可能极大

地抵消反抗者对社交媒体的创新运用效果ꎬ 而这也是在运动初期经常被人们

忽视的ꎮ 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正吸取此前本国或他国政权对危机应对不当的

经验教训ꎬ 在意识和手段双重层面实现强化升级ꎬ 以期不仅能有效回应抗议

行动ꎬ 更能利用新技术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ꎮ④ 这说明社交媒体并不会永远只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Ｇｌａｄｗｅｌｌꎬ “ Ｓｍａｌ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ｈｙ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Ｔｗｅｅｔｅｄ”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ꎬ ２０１０􀆰

韦路、 张明新: «第三道数字鸿沟: 互联网上的知识沟»ꎬ 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４３ ~ ５３ 页ꎻ [美国] 查尔斯􀅰蒂利著: «社会运动 １７６８ － ２００４»ꎬ 胡卫钧译ꎬ 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１３５ 页ꎮ
Ｋｅｉｔｈ Ｈａｍｐｔｏｎꎬ Ｌｅｅ Ｒａｉｎｉｅꎬ Ｗｅｉｘｕ Ｌｕꎬ Ｍａｒｉａ Ｄｗｙｅｒꎬ Ｉｎｙｏｕｎｇ Ｓｈｉｎ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ｅｎ Ｐｕｒｃｅｌｌꎬ “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ｏｆ Ｓｉｌｅｎｃｅ’”ꎬ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２０１４ / ０８ /
２６ / ｓｏｃｉａｌ － ｍｅｄｉａ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ｓｐｉｒａｌ － ｏｆ － ｓｉｌｅｎｃｅ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１０􀆰

Ｓｅａｎ Ａｄａｙꎬ Ｈｅｎｒｙ Ｆａｒｒｅｌｌꎬ Ｍａｒｃ Ｌｙｎｃｈꎬ Ｊｏｈｎ Ｓ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ｎ Ｆｒｅｅｌｏｎꎬ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ꎬ ２０１２ꎻ Ｓｔｅｖｅｎ Ｈｅｙｄｅｍａｎｎꎬ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ｂ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ꎻ 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ꎬ “Ｗｈｙ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Ｎｏ Ａｒａｂ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９３ －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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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单方面有利ꎮ① 其四是对网络社会运动持久性的质疑ꎮ 叶

夫根尼􀅰莫罗佐夫 (Ｅｖｇｅｎｙ Ｍｏｒｏｚｏｖ) 认为社交媒体催生了 “感觉良好但又毫

无社会政治影响的网络行动主义”ꎬ 使得很多人只愿线上声援而不付出实际行

动ꎬ 而旁观力量并不足以激发实质变革ꎮ② 此外ꎬ 一些研究者还提出ꎬ 经由网

络传播的虚拟承诺只具备当下冲击力和短暂影响力ꎬ 由于抗议者并未找到媒

介工具和抗议获得成果的持续联系ꎬ 社交媒体仍只是运动发生的有效但非充

分条件ꎮ③

回顾上述研究与既有讨论ꎬ 为全面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

考ꎮ 为了对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的社交媒体功能进行更准确的评估分析ꎬ 一方

面我们应该首先关注社交媒体的工具属性及其在技术层面的发展ꎻ 但另一方

面ꎬ 我们也需要避免将媒介仅仅视为操作工具的单一技术思路ꎬ 而应该在宏

观环境中关注技术、 内容、 生产者、 消费者和应用结果的互动关联ꎮ 正是基

于这种思路可以划出定义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三个关键维度: 包括基础设

施网络和个人设备在内的 “工具” ———它们用于承载和传播数字信息ꎻ 包括

个体、 组织和产业在内的 “人” ———这是生产和消费数字内容的主体ꎻ 人通

过工具所呈现和传达出的 “内容” ———即数字化的个人信息、 新闻、 观点和

文化产品ꎮ④ 基于此ꎬ 本文将利用 “工具—人—内容” 的三重分析维度ꎬ 审

视近十年两场阿拉伯社会运动浪潮中社交媒体的特征、 演化及影响ꎮ

二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阿拉伯剧变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及特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突尼斯年轻的商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ｏｕａｚｉｚｉ) 因抗议警察执法而选择在街边自焚ꎬ 引发该国大规模街头示威活

动ꎮ 民众抗议浪潮通过社交媒体放大和传递ꎬ 迅速波及北非和西亚其他国家ꎬ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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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ｅ”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８ － ４１􀆰

Ｅｖｇｅｎｙ Ｍｏｒｏｚｏｖꎬ “Ｔｈｅ Ｂｒａｖ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Ｓｌａｃｋｔｉｖ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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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重塑了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格局ꎮ 社会运动直接导致了本􀅰阿里、 穆巴拉

克、 卡扎菲和萨利赫等政治强人及其威权政府多米诺骨牌般倒台ꎬ 亦推动叙

利亚、 伊拉克、 利比亚和也门等国随着外国势力的介入逐步深陷内战和混乱

的旋涡之中ꎮ 这一时期社会运动中的社交媒体特征ꎬ 与阿拉伯世界初步进入

第二代互联网时代背景息息相关ꎮ 第二代互联网代表的技术架构和应用工具

变革ꎬ 突破了第一代互联网对人与内容之间关系的限制ꎬ 强调人和人之间关

系的深化ꎮ 作为本质上的用户参与架构ꎬ 刚进入第二代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

体既是个体吸收整合社会能量的接收器ꎬ 也是个体能量放大为社会能量的转

换器ꎬ 因而重新构建了社会联结的生态体系ꎮ①

(一) 工具: 互联网接入率提升与媒介管控背景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崛起

从近代尤其是二战后的历史进程来看ꎬ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环境变动无不

与媒介化的公共领域拓展紧密相关ꎮ② “九一一” 事件之后ꎬ 伴随美国面向

中东的公共外交手段升级ꎬ 同时也得益于诸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等域内媒体的崛起ꎬ 阿拉伯民众所处的信息环境更加丰富ꎬ 由此

对政权主导下的国内媒介态势造成了直接挑战ꎮ 整体而言ꎬ 受报纸杂志、
广播电视的媒介特点限制ꎬ 此时的阿拉伯世界传播渠道仍由政府出资把持ꎬ
单向度宣传、 过滤和监管严重ꎬ 这种现象直到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才开

始发生变化ꎮ
在 ２０１０ 年社会运动浪潮来临之前的众多阿拉伯国家ꎬ 现代化转型尚未充

分ꎬ 金字塔式的治理结构和宗派主义、 威权主义盛行的政治文化以及传统生

产方式导致全国性横向经济联系与社会互动网络的相对缺失ꎬ 造就了公民社

会的长期缺位ꎮ③ 在这种背景下ꎬ “网络赋权” 这一概念有了落地实践的可

能ꎬ 即社会中有机会借助互联网技术的人ꎬ 通过获取信息、 参与表达和采取

行动等实践性互动过程ꎬ 试图改变个人不利处境、 提升能力或权力ꎬ 从而改

变社会权力结构现状ꎮ④ 新兴媒体技术作为 “弱者的武器”ꎬ 对于社会地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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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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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颐、 刘华: «互联网赋权研究: 进程与问题»ꎬ 载 «东南传播»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４ ~１７ 页ꎮ



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特征、 演化及影响　

对低下、 社会权力获取有限的中下阶层调和多种制度性缺失与个人基本生存

需求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意义ꎮ①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这场阿拉伯剧变的关键特征之一ꎬ 就是以社交媒体为主要

载体的网络公共领域的崛起ꎮ 据迪拜政府学院 (Ｄｕｂａ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的数据统计ꎬ 截至运动爆发前的 ２０１０ 年底ꎬ 阿拉伯世界 “脸书” 总用户数逾

２ １００ 万ꎬ 相较于年初的不足 １ ２００ 万增长了超过 ７８％ ꎬ 其中 １５ 岁至 ２９ 岁的

青年群体占到用户总数的 ７５％ ꎮ② 在阿拉伯各国中ꎬ 埃及用户最多ꎬ 占比高

达 ２２％ ꎮ 各国的用户普及率从 ０􀆰 ０８％ 至 ４５􀆰 ４８％ 不等且差值明显ꎬ 其中以海

湾国家最高ꎬ 索马里、 也门和苏丹居于后三位ꎬ 地区平均水平为 ６􀆰 ７７％ ꎮ 这

一数据在社会运动过程中持续上涨ꎬ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该地区 “脸书” 用户

数扩增至 ４ ５００ 万ꎬ 各国平均使用率约 １２％ ꎬ 均较一年半前增长一倍左右ꎮ
同时ꎬ 阿拉伯世界 “推特” 的活跃用户达到近 ２１０ 万人ꎬ 其中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用户发布了约 １􀆰 ７ 亿条推文ꎬ 即平均每一秒都有

６７ 条信息更新ꎮ③ 网络赋权的强化直接带来了阿拉伯民众公共话语权前所未

有的提升ꎬ 其传播模式的草根化和分散化特征ꎬ 在某种程度上与民粹主义

倡导的解构权威、 平民化和大众化等理念相契合ꎬ 共同推动互联网成为群

众集体行动的新社会语境和权力场域ꎬ 最终通过聚焦效应作用于政治变革

的发生ꎮ
(二) 人: 以青年和意见领袖为核心的 “另类新闻” 勃兴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阿拉伯剧变参与人群构成的一大特征是有大量作为内容生产和

消费主体的 “Ｕ 世代”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 青年ꎮ “Ｕ 世代” 指的是 ３０ 岁以下无成就

的 (Ｕｎ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未被接纳的 (Ｕｎ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未充分就业 (Ｕｎｄ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Ｕｎｄｅｒ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的和被低估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的青年穆斯林ꎮ④ 一些研究显示ꎬ
对经济生存条件的不满是该群体当时参与运动的首要原因ꎬ 对政府腐败、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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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民主自由的诉求反而相对较低ꎮ① 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的 ２５ 年间ꎬ 阿拉伯世界始

终是全世界青年人口占比和失业率最高的地区ꎬ 每年约有 ２８０ 万劳动力进入

就业市场ꎬ “青年膨胀” 现象突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该区域 １５ 至 ２４ 岁青年人数近

７ ０００万ꎬ 平均失业率却高达 ２３􀆰 ７％ ꎬ 远超 １３％的世界平均水平ꎮ② 在突尼斯、
埃及和约旦ꎬ 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口失业率也达 １５％ ꎮ③ 与祖辈相比ꎬ 在

新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阿拉伯青年一代中ꎬ 不少人深受全球化和世俗化影

响ꎬ 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ꎬ 通过新媒体与全球信息产生联系的媒介素养更强ꎬ
通过网络自我赋权以改变僵化现状的动力也愈发强烈ꎮ④

参与人群的另一大特征是少数意见领袖的杠杆撬动功能ꎮ 根据二级传播

理论 (Ｔｗｏ － ｓｔｅｐ － ｆｌｏｗ Ｔｈｅｏｒｙ)ꎬ 以知识和意见等为形式的大众传媒 “信息

流” 并不直接流向一般受众ꎬ 而是总倾向于先抵达 “意见领袖” 这一中间环

节ꎬ 再经人际传播传递给接受其影响的追随者ꎬ 进而形成不同信息位阶用户

间 “影响流” 的分布ꎮ 经过意见领袖二次加工的信息往往针对性更强ꎬ 具备

超越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改变他人态度的能力ꎮ⑤ 尽管一般网络媒体研究更注重

将信息生成看作是跨越不同组织背景、 个人身份特征、 地理位置等差异的去

中心化扁平协作ꎬ 但事实上ꎬ 处于新旧媒体革新交界处的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阿拉

伯剧变仍延续了极强的层级传播色彩ꎬ 并具有明显的议程设置属性: 身处抗

议现场的西方记者和使用英语的本土激进人士作为一级意见领袖ꎬ 面向消息

灵通、 关注中东的专业人士传递现场信息ꎻ 二级领袖随后将经筛选的过滤内

容呈现给当地媒体和政策制定者ꎬ 最终形成一般性受众对事件的认知ꎮ⑥ 在此

过程中ꎬ 普通参与者通过 “推特” 转发他人发布的信息、 使用话题标签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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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３０１ － ３１０􀆰



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特征、 演化及影响　

社区讨论、 浏览算法推荐的热门话题ꎬ 经由社会网联结反复扩大一级意见领

袖的信息或观点ꎬ 最终形成基于共同兴趣的 “信息瀑布”ꎬ 影响更多外围用户

横向的级联追随ꎮ 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例ꎬ 运动中处于核心位置的引领账号类

型可分为传统主流媒体 (＠ ＡＪ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ｙｔｉｍｅｓ)、 非媒体类官方机构 (＠
Ｖｏｄａｆｏｎｅ ＠ 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 记者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Ｃｏｏｐｅｒ)、 激进人士 (＠ Ｇｈｏｎｉｍ)、
政治家 (＠ Ｄｉｅｇｏ ＿ Ａｒｒｉａ ＠ ＪｅａｎＭａｒｃＡｙｒａｕｌｔ)、 网络名人 ( ＠ ＴｉｍＯＲｅｉｌｌｙ ＠
Ａｌｙｓｓａ＿Ｍｉｌａｎｏ) 以及专家学者 (＠ ＪＲＩＣｏｌｅ) 等ꎮ①

“Ｕ 世代” 青年和处于信息高阶的意见领袖的双重联合ꎬ 在技术工具的支

持下最终带来了 “另类新闻” (或被称为 “替代性新闻”) 在阿拉伯世界的大

范围勃兴ꎮ 另类新闻是相对于主流媒体的去资本化、 去专业化和去制度化新

闻实践ꎬ 在内容上多关注不被主流报道的边缘群体或事件ꎬ 在组织形态上侧

重公民在新闻生产和传播中的能动作用ꎬ 充分体现了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的人文特征ꎬ 为原本备受压制的公众言论表达和知情权获取提供了更多可

能ꎮ② 但是ꎬ 信息生产在从机构把关过渡为自我纠偏的同时ꎬ 也暗含着因个体

理性有限而带来的失衡和被操控威胁ꎬ 出现了大量激化群体对立与阶层仇视

的极端话语与表达ꎮ
(三) 内容: 舆论场中三方的割裂与碰撞

第一ꎬ 社会运动参与者对线上舆论场的建构大多与运动进程紧密相连ꎬ
体现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关注ꎮ 作为描述推文内容和辅助信息搜索的关键

词ꎬ “推特” 的政治性话题标签具有围绕特定话题汇集信息和组建社群的快速

集聚作用ꎬ 能够较好反映用户关注点的变动趋势ꎮ 这一功能在 ２００７ 年圣地亚

哥森林大火救援中首次被发掘ꎬ 并在 ２００９ 年伊朗选举抗议中被广泛应用ꎮ③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阿拉伯剧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标签包含以关注或声援国家

革命进程为代表的 “突尼斯话题” (＃Ｔｕｎｉｓｉａ)、 “埃及话题” (＃Ｅｇｙｐｔ)、 “利
比亚话题” (＃Ｌｉｂｙａ)、 “巴林话题” (＃Ｂａｈｒａｉｎ) 等ꎬ 以传递聚集信息为代表

􀅰７０１􀅰

①

②

③

Ｇｉｌａｄ ｌｏｔａｎꎬ Ｅｒｈａｒｄｔ Ｇｒａｅｆｆꎬ Ｍｉｋｅ Ｇａｆｆｎｅｙꎬ Ｉａｎ Ｐｅａｒ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ｎａｈ Ｂｏｙｄꎬ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Ｔｗｅｅ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５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３７５ － １４０５􀆰

Ｃｈｒｉｓ Ａ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Ｆ􀆰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ꎬ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ｔｄ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１７ － １３５􀆰

Ｔａｍａｒａ Ａ􀆰 Ｓｍａｌｌꎬ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ａｓｈｔａｇ? 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８７２ － 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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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二五话题” (＃Ｊａｎ２５)ꎬ 以反映特定诉求为代表的 “政权倒台话题”
(＃Ｆａｌ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ｍｅ)、 “人权话题”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西迪布济德话题” (＃
Ｓｉｄｉｂｏｕｚｉｄ) 等ꎮ 以 “埃及话题” 为例ꎬ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共有

约 ７４８ 万条推文使用该标签ꎬ 在穆巴拉克辞职当天数量达 ２０ 万ꎬ 多数为本地

用户使用阿拉伯语书写ꎬ 体现了公众对本国公共事务关注的高度自觉和自主ꎮ
而包含 “利比亚话题” 的 ５２７ 万条推文中ꎬ 大部分由关注中东局势的境外用

户通过英语发布ꎬ 二者差异背后反映的地区局势和心理诉求仍值得进一步探

讨ꎮ① 除此之外ꎬ 运用政治幽默和讽刺手法的表情包、 海报、 口号、 图标和旗

帜等也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制作和广泛传播ꎮ② 这些都反映出使用者不同的民

族主义情感取向、 对当前政策的不满与问责ꎬ 以及呼吁生活改善和上层社会

变革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态ꎮ
第二ꎬ 阿拉伯国家政府对于新工具的认识严重不足ꎬ 比较单纯地试图借

助简单技术策略或暴力镇压ꎬ 拒绝与反抗者对话ꎬ 导致新型舆论场上官方回

应在内容方面几乎空白ꎮ 通常来说ꎬ 执政者更有机会利用完善的国家传媒系

统进行政策宣导ꎬ 而反对派则对新式传播方法更加敏感和依赖ꎮ③ 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阿拉伯剧变中ꎬ 因为缺乏面对线上线下民意汹涌而来的成熟经验ꎬ 多

数政权起初简单粗暴地干涉社交媒体信息流动ꎬ 以应对冲击政权稳定的外来

挑战ꎬ 常见方法包括: 过滤和监视负面信息、 追踪互联网协议 ( ＩＰ) 地址、
惩罚异见者、 实行内容审查制度、 出台网络犯罪法和新闻管控法、 屏蔽代理

服务器ꎬ 以及维持大规模情报机构和军事安保组织等ꎮ 不过ꎬ 阿拉伯国家对

互联网进行物理管控的力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当地年轻人对国际社交媒体

的实际使用率ꎬ 这很可能与青年用户突破防火墙的技术能力有关ꎮ④ 因此ꎬ 考

虑到高昂的技术和社会成本ꎬ 再加上一些政府发现自身在当时所具有的手段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ｘｅｌ Ｂｒｕｎｓꎬ Ｔｉｍ Ｈｉｇｈ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Ｂｕｒｇ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ｒａｂｉｃ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Ｕ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ꎬ Ｖｏｌ􀆰 ５７ꎬ Ｎｏ􀆰 ７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８７１ － ８９８􀆰

Ｂｅｌｑｅｓ Ａｌ － Ｓｏｗａｉｄｉꎬ Ｆｅｌｉｘ Ｂ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Ａｒｗａ Ｍａｎｓｏｕｒꎬ “Ｄｏ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ｒａｂ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ｌｏｇａｎ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０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 － ２５􀆰

赵民、 张军锋: «社会运动中的 Ｔｗｉｔｔｅｒ 现象———兼论 Ｔｗｉｔｔｅｒ 的性质与发展方向»ꎬ 载 «新闻大

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４ ~ ４４ 页ꎮ
Ｄｕｂａ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Ａｒａ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Ｕｓａｇｅꎬ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Ｄｕｂａｉꎬ ２０１１􀆰



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特征、 演化及影响　

在网络舆情的管控上其实往往很难奏效ꎬ 所以逐步对使用频率和强度有所节

制ꎬ 但是在内容引导方面仍然常常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ꎮ
第三ꎬ 国际社会的介入导致舆论场更加多元混乱ꎮ 根据对一些阿拉伯国

家抗议中的推文分析显示ꎬ 大量信息发布者为境外用户ꎬ 他们通过 “推特”
面向世界进行关键信息扩散ꎬ 而非参与到实际的当地抗议组织工作中去ꎮ① 以

外部视角分析ꎬ 一方面ꎬ 运动 “扩散—同化” 动态机制引发了域内其他国家

的关注ꎬ 如半岛电视台对抗议活动持续跟进、 同样渴求变革的他国民众声援

某国反抗者等ꎻ 另一方面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刻意干扰ꎬ 试图通过国

家性的话语系统将抗议活动引导到其长期宣扬的西式民主化运动轨道ꎮ② 据

此ꎬ 一些学者指出ꎬ 所谓 “阿拉伯之春” 的社会剧变是西方又一次离岸主导

的成功案例ꎬ 其过程中出现的号召公民进行非暴力抗议、 支持非政府组织发

展、 发挥媒体的中心作用等手段与颜色革命别无二致ꎮ③ 例如ꎬ 自 ２００９ 年起ꎬ
美国通过国际开发署 (ＵＳＡＩＤ) 和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对埃及部分工会组织提供持续性的资金资助ꎬ 标榜 “捍卫工

人权利ꎬ 弘扬法治理念ꎬ 架起埃及民众和劳工运动的桥梁”ꎮ 这批工会通过建

立和经营 “脸书” 主页迅速获得大批追随者与同情者ꎬ 并有组织地发起了一

系列线下活动ꎬ 实际上成为 ２０１１ 年埃及更大规模街头行动的预演ꎮ④ 相比起

一般性的政治宣传ꎬ 西方国家在网络舆论场上的意识形态渗透更具隐蔽性和

操控性ꎬ 不仅放大了阿拉伯民众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情绪ꎬ 人为制造内部对立ꎬ
更挤压了本土文化的发展空间ꎬ 引起部分青年和国家精英的思想混乱ꎬ 进而

加剧了运动后的社会失衡和崩溃可能ꎬ 为西方依据自身意愿改造并控制阿拉

伯世界创造了有利条件ꎮ⑤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ｙｍꎬ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Ｇｏｄｂｏｕｔꎬ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Ｈｏｆｆｂａｕｅｒꎬ Ｇａｂｅ Ｍｅ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Ｔｏｎｙ Ｈｕｉｑ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６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２６６ － ２９２􀆰

例如ꎬ 近年来ꎬ 欧美国家加大对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干预ꎬ 努力推介基于西方社会的 “现代

性” 政治文化ꎬ 详见章远: «后 “伊斯兰国” 时期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宗教困境———兼论西方推行世俗

政治秩序的危险»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７２ ~ ７４ 页ꎮ
[法国] 埃里克􀅰德纳塞著: «阿拉伯 “革命” 隐藏的另一面»ꎬ 王朔、 周谭豪译ꎬ 中信出版

集团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８ ~ ２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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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 « “阿拉伯之春” 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２ 年第６ 期ꎬ 第１５ ~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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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阿拉伯社会运动中

社交媒体的演化及影响

　 　 从 ２０１８ 年初起ꎬ 新一波社会运动再次席卷阿拉伯多国ꎮ 围绕失业问题、
物价上涨、 税收政策和官员腐败等传统主题ꎬ 抗议浪潮从摩洛哥、 突尼斯、
苏丹、 阿尔及利亚、 埃及蔓延至约旦、 伊拉克和黎巴嫩ꎬ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

活动进入 ２０２０ 年仍在延续且又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ꎮ 因在爆发原因、 涉及

范围、 作用方式和影响结果等方面与上一轮社会运动浪潮存在相似性ꎬ 该系

列抗议被不少西方媒体冠以所谓的 “新阿拉伯之春” 或 “阿拉伯之春 ２􀆰 ０”
之称ꎮ①

相较于阿拉伯剧变仍大体上处于个人电脑互联网时代ꎬ 第二波阿拉伯社

会运动则已完全升级进入成熟的移动互联网时代ꎮ ２１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ꎬ
因直接作用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阿拉伯剧变、 ２０１６ 年英国脱欧、 美国大选等大型

政治事件ꎬ 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的社会参与能力被广泛关注ꎮ 在迈入第三个十

年之际ꎬ 传统社交媒体日益暴露在假新闻、 用户隐私泄露和算法操控等问题

质疑之下ꎬ 市场份额也被诸如 “照片墙” (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快拍” (Ｓｎａｐｃｈａｔ)
以及字节跳动旗下的 “抖音国际版” (ＴｉｋＴｏｋ) 等更加年轻化的垂直细分平台

撼动ꎬ 关于其未来走向的担忧不断涌现ꎮ 时逢新旧十年之交的历史关头ꎬ 以

大数据、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ＶＲ / ＡＲ) 和 “５Ｇ” 等为代表的技

术更新再度引发了信息生产和分发的全流程变革ꎬ 平台与用户间、 用户彼此

间建立有效连接更加复杂和困难ꎮ 在此媒介背景下观察阿拉伯世界的新一轮

社会运动浪潮ꎬ 仍可发现在 “工具—人—内容” 三个向度上的相应变化ꎮ
(一) 工具: 移动设备智能化与视频化的传播转向

如果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那场阿拉伯剧变仍可视为发生在以 “社交” 概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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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动力的个人电脑互联时代ꎬ 那么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这第二波社会运动浪潮则

毋庸置疑应被视为诞生在以 “场景” 感知和信息适配为核心的移动互联时

代ꎮ① 据最新统计显示ꎬ 阿拉伯世界已有近 １􀆰 ８ 亿互联网使用者ꎬ 这个数字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了 ３５０％ ꎬ 已经占目前地区总人口数的 ７０％ ꎮ② 该地区目前社交媒

体普及率约为 ４４％ ꎬ ９０％ 的阿拉伯青年每天至少选择一种平台登入ꎮ 其中ꎬ
作为区域内访问量最大的社交应用ꎬ “脸书” 用户数接近 １􀆰 ３ 亿ꎬ 实现了十年

间 ５２０％的高速增长ꎬ 并成为近半数青年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ꎮ 从 ２０１３
年起ꎬ “推特” 在阿拉伯地区的使用率有所下降ꎬ 目前维持在 ２２％ 的占比规

模ꎮ 但是ꎬ 它在本地区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仍不容小觑ꎬ 如沙特就是该平台

的全球第五大使用国ꎮ “优兔” (ＹｏｕＴｕｂｅ) 在中东地区的两大主要受众群体

为家庭主妇和千禧一代ꎬ 后者占比近 ６０％ ꎬ 在埃及甚至高达 ７７％ ꎬ 尤其在

２０１９ 年斋月期间ꎬ 该平台上的电视剧收视率增长可达 １５０％ ꎮ③ 根据国际电信

联盟的统计标准ꎬ 在使用方式上ꎬ ２０１９ 年阿拉伯地区智能手机持有者达 １􀆰 ７４
亿ꎬ 约 ６０％的互联网用户通过手机上网ꎬ ９１％的用户能够享受 “３Ｇ” 及更高

水平的通信技术服务ꎻ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ꎬ 阿拉伯世界将实现 “４Ｇ” 用户覆盖率

达 ５２％ ꎬ 公众通过移动终端接入社交媒体的增势将更加明显ꎮ④ 智能手机的

大面积普及ꎬ 加上这类设备在拍摄像素和储存容量等方面的性能提升ꎬ 使大

规模的视频拍摄、 传输和接收成为可能ꎮ
具体而言ꎬ 借助移动工具的智能化和 (短) 视频化趋势ꎬ 社交媒体在新

一波社会运动浪潮中相较之前更加主要地凸显发挥了三方面作用ꎮ 第一是更

全面的实况记录ꎮ 在苏丹ꎬ 虽然巴希尔政府对不少站点和软件进行了屏蔽ꎬ
但该国抗议者通过虚拟专用网络 (ＶＰＮ) 技术ꎬ 将大量军警暴力对付和平示

威的视频上传至 “脸书” 上一个名为 “讲经坛聊天” (Ｍｉｎｂａｒ Ｃｈａｔ) 的群组ꎮ
在国家电视台和报纸集体失声之时ꎬ 这一系列视频成为外界社会了解巴希尔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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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对抗议者进行打压的重要标志和证据ꎮ① 第二是更细腻的情绪传递ꎮ 因不

满统治者将游行爆发原因归咎于西方煽动ꎬ 黎巴嫩抗议者在 “推特” 上发起

草根征集活动ꎬ 号召民众匿名录制 “我是黎巴嫩人ꎬ 我为革命提供资金” 的

视频并接龙上传ꎬ 以政治讽刺呼吁政府正视社会变革的内生需求ꎮ 第三是更

巧妙的监管规避ꎮ 例如ꎬ 伊拉克抗议者巧妙地避开了禁止媒体报道游行的行

政规定ꎬ 通过 “脸书” 直播、 基于高精度定位的 “快拍” 的交互热力图等功

能ꎬ 全程跟进示威进程ꎮ② 新时期的社交媒体产品以满足用户更高的情感需求

为核心ꎬ 以视频化的虚实场景交叠体验为主要手段ꎬ 借助移动工具、 大数据、
传感器和定位系统等技术功能的发展ꎬ 不仅在平台与用户间形成了更为深刻

的交互关联ꎬ 也为社会运动的组织、 进行与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操作可能ꎮ
(二) 人: 性别鸿沟与女性作用

女性的地位与权利在最近几十年来愈发成为阿拉伯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

议题之一ꎮ 事实上ꎬ 阿拉伯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和参与国内政治的斗争ꎬ 先

后经历了西方殖民统治、 民族独立浪潮、 现代国家建立、 伊斯兰复兴运动、
全球化外部冲击以及中东剧变等多个历史阶段ꎬ 呈现出迭进反复、 波浪式前

行的发展特点ꎮ③ 这一议题已在部分国家逐步渗透到公共生活和法律法规制定

中ꎬ 促进了对既有宗教实践的反思和新知识的传播ꎮ
长期以来ꎬ 阿拉伯地区的抗议活动以男性参与为主导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阿

拉伯剧变中女性尝试发挥更多的协同作用ꎬ 但受到根深蒂固的父权结构和宗

教激进主义者的阻碍ꎬ 往往被要求走在游行队伍的末尾ꎬ 甚至不被允许加入ꎮ
风波过后ꎬ 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宗教力量的上升ꎬ 不少地方穆斯林女性的

生存环境更加恶化ꎬ 在埃及、 伊拉克、 沙特、 叙利亚和也门的境况尤为艰

难ꎮ④ ２０１９ 年ꎬ 阿拉伯国家的男性互联网平均普及率达 ５８􀆰 ５％ ꎬ 女性仅为

４４􀆰 ２％ ꎬ 相较于 ２０１３ 年反而扩大了 ５􀆰 ２％ 的鸿沟ꎬ 阿拉伯世界也成为全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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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期ꎬ 第 １０２ ~ １２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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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性别使用差异最显著的地区ꎮ①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ꎬ 不少女性没有放弃ꎬ 而是利用社交媒体持续努力争

取登上阿拉伯社会运动的主舞台ꎮ 以也门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塔瓦库􀅰
卡曼 ( Ｔａｗａｋｋｏｌ Ｋａｒｍａｎ)、 巴林社会活动家宰奈卜􀅰哈瓦贾 ( Ｚａｉｎａｂ ａｌ －
Ｋｈａｗａｊａ) 等为代表的女性领导面孔出现ꎬ 触发了处于社会边缘的贫困女性的

权利觉醒ꎮ 她们积极通过新媒体技术自我赋权ꎬ 在双重革命的压力下ꎬ 一边

同男性一道反抗传统政治权威ꎬ 一边对抗社会的性别禁锢ꎬ 参与群体也从知

识精英阶层扩大到普通大众ꎮ 因此ꎬ 在第二波社会运动浪潮中经常可以看到

女性领导游行队伍ꎬ 这也充分反映出开始争夺舆论话语权的 “９０ 后” 乃至

“９５ 后” 阿拉伯青年人更加自由开放的精神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ꎬ 对 “场景” 的理解和对新工具技术模式的运用使女性

在发声方面获得了一定优势ꎮ 在阿尔及利亚ꎬ 由女性领导的民间机构成为抗议

组织核心ꎮ 她们举着 “没有性别平等就没有民主” 的标语参与游行ꎬ 并制作成

视频进行快速传播ꎬ 通过抵制保守教派的性别攻击、 游说立法改革以及动员社

会文化革新等不同方式ꎬ 尝试冲击和弱化极端宗教主义在本国的影响ꎮ 在 ２０１９
年国际妇女节当天ꎬ 阿尔及利亚女性示威者的人数更是达到顶峰ꎮ② 在约旦ꎬ 组

织社会运动的年轻人用社交媒体的各类新功能宣传女性参与其中为自己发声的

重要意义ꎬ 试图说服公众线下活动是安全的ꎬ 以此鼓励更多人走上街头ꎮ③ 如今

更加多元的社交媒体中的匿名性特征ꎬ 能够使女性相对自由和安全地沟通交

流ꎮ④ 这类现象可以被视为阿拉伯世界一种特殊的 “反公共性” 共享空间的

建构ꎬ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逐步实现对既有性别隔阂与话语分层的超越ꎮ
(三) 内容: 社交媒体 “武器化” 与信息战攻防升级

在智能媒体时代信息过载和受众有限注意力的博弈压力下ꎬ 如何在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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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上快速引发爆点、 规模 “刷屏”、 提升流量、 进而影响甚至操控公众舆论

成为数字资本争夺的首要目标ꎮ① 这一模式从商业消费领域外溢到国内政治乃

至国际关系竞争中ꎬ 推动斗争各方将承载着信息技术的新媒体朝着日益 “武
器化” 的方向进行升级改造ꎮ 通过假新闻和后真相情绪传播等主要路径ꎬ 社

交媒体愈发成为发动网络暴力和激发新型冲突的主要工具ꎬ 最终服务于爆发

在数字领域的激烈信息争夺ꎮ
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源于恐怖组织在阿拉伯剧变之后的动员实践ꎮ 借助智

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全球拓展ꎬ “伊斯兰国” 突破了传统战场暴力冲突的局

限ꎮ 从人员招募到战事报道等各个方面ꎬ 恐怖组织通过强化 “我们” 与 “他
们” 的对立叙事激发仇恨、 雇佣 “推特” 机器人水军歪曲事实、 炒作组织形

象以及加密社群网络构建人员生态ꎬ 不仅增加了现实中冲突爆发的可能ꎬ 也

将反恐作战范围从线下扩大至线上ꎮ② 虽然 “伊斯兰国” 本身遭到打击和唾

弃ꎬ 但它设计的社交媒体战术更易突破传统的屏蔽、 断网和人身控制等手段ꎬ
所以一些相关技巧和思路也被各国各派势力广泛应用在政治实践中ꎮ③ 据统

计ꎬ ２０１９ 年全球共 ７０ 个国家的政党或政治家有明确的社交媒体操纵活动ꎬ 这

一数据相较 ２０１７ 年增长了 １５０％ ꎮ 有证据显示共 ５６ 个国家曾在 “脸书” 运用

算法、 自动化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议程设置ꎮ 其中ꎬ ８０％ 以上的国家通

过购买真人水军账户或虚假机器人账户进行宣传ꎬ ７％的国家曾经直接动用黑

客攻击或盗窃账号ꎮ 对 “推特” 的相关研究也证明ꎬ 假新闻的传播速度在所

有类别信息中均快于真实新闻ꎬ 而其中虚假的政治新闻所造成的传播效果更

是遥遥领先于自然灾害、 科学技术、 都市见闻或金融消息等其他高频关注领

域ꎮ④ 正是基于该类操作策略在政治竞争中的巨大能量ꎬ 有资料显示ꎬ 在巴

林、 埃及、 卡塔尔、 沙特、 苏丹、 叙利亚和阿联酋 ７ 个阿拉伯国家中ꎬ 应对

社会运动除采用传统手段ꎬ 在大量视频和标签 “刷屏” 容易造成信息过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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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背景下ꎬ 政府还发挥自身优势或联合支持者群体ꎬ 采用大量反向内容攻击

诋毁对手等手段来进行社交媒体的信息管控ꎮ
为了应对这种现象ꎬ 社交媒体平台方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ꎬ 试图避免自

身成为 “武器化” 和信息战的第一个牺牲品ꎮ 在 ２０１９ 年第二波阿拉伯社会运

动的抗议高潮期间ꎬ “脸书” 以涉及 “虚假信息散播” 为由ꎬ 关闭了阿联酋

和埃及的 ２５９ 个账号、 １０２ 个页面、 ５ 个群组和 ４ 个话题ꎬ 以及下属的 １７ 个

“照片墙” 账号ꎮ 同年 ９ 月ꎬ 因涉嫌国家控制或恐怖主义资助ꎬ “推特” 禁用

了 ４ ５００ 个来自阿联酋、 埃及和沙特的账号ꎬ 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同时在

列ꎮ 与此同时ꎬ 多个阿拉伯国家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们也对政府的内容信息战

展开反制ꎬ 一些示威者坚持在同一阵地上抵制信息干扰、 分享自豪时刻和纪

念死者ꎮ 比如ꎬ 阿尔及利亚技术爱好者发起了清除 “电子苍蝇” 活动ꎬ 旨在

消解政府雇佣的机器人水军使用大量负面内容对抗议活动的破坏———该类账

号往往具有创建时间短、 好友人数不足 １００、 重复回复相同信息等特征ꎮ 除此

之外ꎬ 一些所谓公民自建的 “假新闻核查” 页面也开始上线ꎬ 即使其动机和

实际效果尚未有定论ꎮ① 但从总体上而言ꎬ 社交媒体的 “武器化” 和各方信

息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舆论场的对抗升级ꎬ 叠加上阿拉伯世界固有的宗教、
种族和文化等根源性冲突ꎬ 进一步造成了很多群体间的对立ꎬ 舆论极化后果

明显ꎬ 社会有被进一步被分化甚至撕裂的风险ꎮ

四　 结语

自阿拉伯剧变爆发十年来ꎬ 阿拉伯联盟的多个成员国都发生过政府倒台、
政权更迭乃至残酷内战ꎮ 曾经憧憬的 “春天” 并未到来ꎬ 阿拉伯世界的整体

性危机反而呈上升之态ꎬ 地区局势在深刻转型与激烈动荡中更显错综复杂ꎮ②

这给政治学领域和地区研究方向的学者带来了诸多充满挑战性的课题ꎮ 与此

同时ꎬ 社交媒体与现实社会互动关系也日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关注领域之一ꎮ
发生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以及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的两波阿拉伯社会运动ꎬ 既为分析传

播技术、 媒介环境和社会运动互动关系提供了经典案例ꎬ 也为全面理解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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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跨学科视角ꎬ 所以梳理和审视这十年来两场社会运动中

社交媒体的特征、 演化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ꎮ 对此ꎬ 一方面ꎬ 我们应该通过

媒介技术进步的视角充分理解社交媒体的工具特征和环境属性ꎬ 认知它为公

共话语空间承担起的公众意见传导器、 社会情绪催化器和动员组织辅助器等

功能ꎮ 另一方面ꎬ 我们也要克服将媒介仅仅视为操作工具的单一技术思路ꎬ
跳出 “技术决定论” 的窠臼ꎮ 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ꎬ 但并不是唯

一力量ꎮ 只有通过观察社交媒体与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不同面向影响因素的

互动关联ꎬ 才能更加宏观地把握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的相互关系ꎬ 也更加准

确地判断不同社会运动之间共性和差异ꎮ
因此ꎬ 本文在借鉴大量经典研究的基础上ꎬ 采用 “工具—人—内容” 的

三重分析维度ꎬ 对 ２０１０ 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两波大规模社会运动中的社交媒

体进行了深入剖析ꎮ 研究发现ꎬ 最近十年在从以 “社交” 为动力的个人电脑

互联网时代升级为以 “场景” 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大背景下ꎬ 社

交媒体传播工具实现了从单纯建立人际联结到更加注重情感体验的智能化和

视频化转向ꎻ “Ｕ 世代” 青年和意见领袖相结合成为参与主体ꎬ 同时女性在性

别鸿沟加剧的逆境中持续发声的努力也更加凸显ꎻ 舆论场中的民间、 官方和

国际社会三方呈现出割裂与碰撞并存的局面ꎬ 而信息战攻防强度升级与平台

“武器化” 的新趋势则进一步增加了撕裂对立的风险ꎮ 上述这些已成为社交媒

体在当前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的突出表现ꎬ 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阿拉伯国

家社会治理现状并研判未来运行走向ꎮ
长期以来ꎬ 欧美国家都是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影

响因素ꎮ 掌握国际传播秩序主导权的西方媒体在对阿拉伯世界的社会运动进

行报道时ꎬ 一直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 有时将反政府运动人士过度简化和

美化ꎬ 视之为一群单纯、 善良而又团结的民主斗士ꎻ 有时又着力于构建所谓

“阿拉伯街头” (Ａｒａｂ Ｓｔｒｅｅｔ) 这一概念ꎬ 片面形容阿拉伯世界非理性的、 暴

力相关的、 反美西方的舆论环境ꎬ 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对该区域的刻板印象

和妖魔化形象ꎮ 虽然有部分原因来自于媒体人和机构的差异ꎬ 但这种看似矛

盾的双向渲染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西方对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持续而全面

的意识形态渗透ꎬ 即在短期不断鼓动当地民众与政府的对立ꎬ 长期则根本消

解阿拉伯人民对自身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信心ꎮ 在经济上ꎬ 西方极力打造所

谓 “新自由主义神话”ꎬ 鼓动非西方地区民众不考虑本国发展阶段而支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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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和自由化政策ꎬ 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西方威逼利诱中东政府放弃独立自

主的工业化道路ꎬ 使之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ꎮ 在政治上ꎬ 西方积

极推销带有自身特色的自由和民主观念与模式ꎬ 通过改造民主的概念、 附加

自由主义的框架以及缩限政权合法性的标准ꎬ 反复干扰和破坏中东国家探寻

适合自身政教关系的政治体制的努力ꎮ 在文化上ꎬ 西方不放弃实施 “人权高

于主权” 的文化霸权战略ꎬ 尝试淡化中东国家民众的主权意识ꎬ 尤其是 “文
化主权” 意识ꎬ 从而不仅为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扩张开辟道路ꎬ 也为在必要

时直接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提供合法性ꎮ① 正是通过大量媒体围绕着经济、 政

治和文化等议题所设置的话语陷阱ꎬ 西方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进行了兼具广度

和深度的意识形态渗透工作ꎮ
在当今时代ꎬ 考虑到本文反复提及的 “脸书” “推特” 和 “优兔” 等主

流社交产品的国别属性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技

术垄断及信息流操纵更是有增无减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美国面向中东地区尤

其是阿拉伯世界展开了密集的公共外交攻势ꎬ 将其视为传统外交、 经济杠杆

和军事力量之外的解决国际矛盾的第四种途径ꎮ 而其中的关键就是通过对外

信息传播系统和国际教育交流体系再造 “观念市场”ꎬ 最终赢得青年人的 “心
灵和思想”ꎮ② 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产品的出现ꎬ 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对

新闻媒体控制国际话语权的关注ꎬ 进一步拓展了美国对全球信息流施加影响

的渠道空间ꎬ 成为美国推行其所谓 “普世价值” 体系的有效工具ꎮ 目前ꎬ 全

球超过 １５０ 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率排名前三位的社交类网站都是由美国公司开

发ꎬ 而逾 ８６ 个国家和地区周下载量居前三位的社交类手机软件也均来自美

国ꎮ③ 在信息看似自由流动的繁荣景象背后ꎬ 却是平台高度把控和掌握的信息

筛选机制ꎮ 具体到最近十年两波阿拉伯社会运动中ꎬ 争议焦点就表现在与美

国核心利益和国家意志相违背的信息ꎬ 能否或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其辐射下的

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充分展示ꎮ 历史上ꎬ 以半岛电视台的设立为标志ꎬ 阿拉伯

􀅰７１１􀅰

①

②

③

唐爱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ꎬ 载 «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９ ~ ５５ 页ꎻ 田文林: «西方对中东的意识形态渗透及其深远影响»ꎬ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５６ ~ １６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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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向武、 赵战花: «国际社交媒体传播: 基于使用率的信息控制与舆论影响»ꎬ 载 «国际新闻

界»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１５４ ~ １７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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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争取话语自主权方面曾进行过成功实践ꎬ 为颠覆全球媒介景观下固化

的信息 “主导性流动”ꎬ 推动信息从 “边缘国家” 向 “核心国家” 的 “互补

性流动” 甚至 “反向性流动” 提供了一种可能ꎬ 不过这种努力在当下更为复

杂的新媒体环境中却显得后继乏力、 捉襟见肘ꎮ 所有这些都为包括阿拉伯世

界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ꎬ 应该意识到必须注意涉及国内公共事务讨

论的关键平台的独立性和主导权ꎬ 加大其建设力度与管理水平ꎬ 通过掌握舆

论情势引导的自主权来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或混乱ꎮ
鉴此ꎬ 以最近十年的两轮社会运动浪潮为契机ꎬ 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信

息技术的确从客观上实现了对阿拉伯社会公众前所未有的赋权作用ꎮ 我们不

仅应该深入地认识阿拉伯世界抗议运动的爆发和组织逻辑ꎬ 更应该全面理解

媒介环境形塑下的公共领域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变动的影响ꎮ 数字资本争

夺和街头抗议并举的斗争局面ꎬ 特别是伴随社交媒体 “武器化” 这一新概念

的提出ꎬ 背后折射出的社会复杂心态、 政权治理困境和国际利益干扰等ꎬ 将

长期伴随整个阿拉伯世界今后的现代化转型进程ꎮ 其中ꎬ 它所蕴含的更多问

题ꎬ 如所谓 “第四波民主浪潮” 是否会在阿拉伯国家到来、 信息茧房和民粹

主义的关系、 爱国主义和颜色革命的碰撞以及运动示范效应和扩散机制等ꎬ
仍有待更细致地挖掘ꎮ 阿拉伯剧变的经验教训业已表明ꎬ 社会治理失当易导

致民生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ꎬ 通过内外因素的催化最终影响国家的政权和社

会稳定ꎮ 从总体上讲ꎬ 通过发展和改革提升国家综合治理能力已成为阿拉伯

国家的普遍共识ꎬ 而社交媒体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帮助国家更快地

发现和掌握自身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ꎮ 虽然如今阿拉伯社会运动的许

多参与者仍有 “毕其功于一役” 的冲动ꎬ 但与十年前相比ꎬ 也有不少人开始

将更加常态化和非极端化的社会运动视为不断推动国家和社会实质性持久变

革的一种方式ꎮ 当然ꎬ 正如前文所述ꎬ 对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而言ꎬ 如何避免

技术工具的进步和细化造成外部势力的持续介入与自身社会的对立乃至撕裂

始终是一个难解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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